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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要］ 阴阳与顺势思想是古代针灸理论的两种主导思维方式，而与顺势思想关联最密切的术语即 “针道
自然”。从“针道自然”的出处出发，分析术语的本义，结合经文语境，追溯其思想根源; 并寻找 “针道自
然”的后世使用情况，分析由其衍生的“针药自然”的内涵及其变化。由此探究术语变迁所反映的针灸及
中医理论的发展特征，以启发现今对理论构建的反思。
［关键词］针道自然; 顺势; 阴阳; 针药自然; 针灸理论

所谓“针理”，不若针刺之原理，而更似针刺
之“道理”，象征着古典针灸疗法的纲领、原则、
思维，其中的原则性内容与针灸临床实践最是相

关，溯其根本，终究不离阴阳、顺势等思想要
义［1］176。阴阳思维是中国古代二分思想的核心，其
影响广及天地人间道理，所谓 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
( 《周易·系辞上》) ，且阴阳思想于中医学认识人
身常变中最是多见，针灸理论亦不离其宗; 而顺势

思想在中医针理、药理中直接论者寥寥［1］180，有旁
引者亦未见新论，这一思想却是我们以为针理中最

是统纳了根本法则、最具实践价值的。对 《黄帝
内经》中的顺势思想，西晋皇甫谧在 《针灸甲乙
经》中以篇名“针道自然逆顺”概之，而现代研究
中亦有学者提炼其中的“针道自然”来表达［2］。本
文通过梳理其最早出现的文献源头，以及后世对这

一概念使用含义的变迁，探索“针道自然”的初衷
以及这种概念演变所反映的中医理论发展的现象。

1 针道自然之本源

欲论“针道自然”，先要解“自然”之义。此
处的“自然”固然不是现在常用与 “人为”相对
的范畴，当然这一语义亦是由最原始 “自然”之
义衍生而出。 “自然”一词， 《老子·二十五章》
曰: 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
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

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
反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
而人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
然”。此章先论道，为先天地而生的 “混成”之
物，其有独立、周行等特点，名而为 “大”; 后论
人、地、天、道的关系，则以 “法”贯之，无论
理解为效法抑或意动用法，皆有顺应之义，而

“道”所法的“自然”，依各家之见有所不同。河
上公注“道”性自然，无所法也; 董思靖言 “道”
贯三才，其体自然而已; 吴澄论 “道”之所以大，
以其自然，故曰“法自然”，非“道”之外别有自
然也; 车载言“道法自然”，是说“道”应以 “无
为”为法则的意思; 童书业论老子所谓的 “自
然”，就是自然而然之意，所谓 “道法自然”就是
说道的本质是自然的; 侯外庐言所谓天、地、人、
自然诸观念虽然蒙混，但是人的社会秩序适应物的

自然秩序，这种关系却表示得十分清晰［3］。综上，
此处“自然”更宜作某种状态解，偏于独立而无
所依之本性［4］，无矫饰，则自然而然，与老子

“无为”思想相得益彰，其核心在于顺应而不刻意
改变。
由“道法自然”之引申，方有 “针道自然”

之说。“针道自然”作为一个完整的表达，初见于
《针灸甲乙经》之 “针道自然逆顺篇”的标题中，
且于正文中就针道自然的涵义进行了详述。其就
“针道自然”而论的前半部经文为: “黄帝问曰:
愿闻针道自然? 岐伯对曰: 用自然者，临深决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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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用功力，而水可竭也。循掘决冲，不顾坚密，而
经可通也。此言气之滑涩，血之清浊，行之逆顺
也。问曰: 人之黑白肥瘦少长，各有数乎? 对曰:
年质壮大，血气充盛，皮肤坚固，因加以邪，刺此

者，深而留之，此肥人也。广肩腋项，肉薄厚皮而
黑色，唇临临然者，其血黑以浊，其气涩以迟，其

人贪于取予，刺此者，深而留之，多益其数。问
曰: 刺瘦人奈何? 对曰: 瘦人者，皮薄色少，肉廉

廉然，薄唇轻言，其血清，其气滑，易脱于气，易

损于血，刺此者，浅而疾之。问曰: 刺常人奈何?
对曰: 视其黑白，各为调之。端正纯厚者，其血气
和调，刺此者，无失其常数。问曰: 刺壮士真骨者
奈何? 对曰: 刺壮士真骨，坚肉缓节验验 ( 一作

监监) 然，此人重则气涩血浊，刺此者，深而留

之，多益其数; 劲则气滑血清，刺此者，浅而疾之

也。问曰: 刺婴儿奈何? 对曰: 婴儿者，其肉脆，
血少气弱，刺此者，以毫针，浅刺而疾发针，日再

可也。问曰: 临深决水奈何? 对曰: 血清气滑，疾
泻之，则气竭矣。问曰: 循掘决冲奈何? 对曰: 血
浊气涩，疾泻之，则气可通也”［5］。此段之后，续
论“形气逆顺”之问亦是此意。《针灸甲乙经》系
《素问》 《针经》 《黄帝明堂经》之分类辑录，上
文所引出于《灵枢·逆顺肥瘦》，原经文中首句为
“余闻针道于夫子”，岐伯答语中有 “固自然之物，
易用之教，逆顺之常”，进而引申问之 “愿闻自然
奈何”。至《针灸甲乙经》中，皇甫谧将此两问相
合而为“愿闻针道自然”。
《黄帝内经》之 “针道”与 “自然”二语意
指用针之道、行针之法亦循天地之自然，借此自然
之理的隐喻，强调针刺实践中的顺势原则［2］。对
此“自然”之义，古代注家已有诠释，如杨上善
云: “夫 ( 自) 然者，非为自能者也。……取自然
之便而水可竭，故曰自然 ( 之) 也” ［注: ( ) 是
《黄帝内经太素新校正》版本对原文的修改之
处］［6］。马莳谓之 “针道一本于自然之妙也”［7］。
张介宾注曰: “此言圣人之道，合于三才，工匠之
巧，成于规矩，固皆出于自然之理。知自然之妙
者，是谓易用之教，逆顺之常也，……决水通经，
皆因其势而利导之耳。宜通宜塞，必顺其宜，是得
自然之道也”［8］。注家之语，皆见取法自然、本于
自然、因势利导、顺自然之宜等义，根本在于
“顺”，故而 “针道自然”可视为对顺势原则的另
一表达。
至《针灸甲乙经》中，答 “针道自然”的论

述，均是关于针刺过程中应结合受术者自身体质特

点，施以相应的刺法，避免反其道而行之等原则。
此与所言 “临深决水，不用功力，而水可竭也;
循掘决冲，不顾坚密，而经可通也”的自然之理
相当。顺势，从另一角度看，实即借力。

2 针道自然之流变

术语在提出之后，似乎对术语的续论多寡可视

为一种评价其延续、实用价值的标准。 “针道自
然”之说在 《针灸甲乙经》中首论之后，却罕有
直接言及者。后世针灸古代文献中，仅见于明代医
家吴昆的《针方六集》，由针道自然出发，从本义
论针理，扩展至用药之理，衍为 “针药自然”，于
此题下则言八种药味对应的功效，并以之合于相应

针刺之法进行类比，原文为: “药之升阳者皆汗，
沉阴者皆下，甘温者皆和，苦者皆涌泄，淡者皆渗

利，辛者皆散，酸者皆收，咸者皆润，自然之理

也。刺家补太阳、阳明则汗，泻阳明、太阴则下，
调少阳、厥阴则和，补阴维则涌逆，泻阴跷则渗
泄，摇动皆散，静留皆收，引而致之皆润，亦自然

之理也”［9］519。此段论述前半部分对当时已成法则
的药物性味做了汗、下、和、涌泄、渗利、散、
收、润等八种不同的功用分类，与早在 《伤寒论》
中已现雏形的治病八法相类。后文则以针刺补泻不
同经脉对应与此八种治法，并皆以 “自然之理”
释之。其针药之论对照如表 1 所示。

表 1 《针方六集》针药之法与效用对照表

药味 刺法 效用

升阳者 补太阳、阳明 汗

沉阴者 泻阳明、太阴 下

甘温者 调少阳、厥阴 和

苦者 补阴维 涌泄 ( 逆)

淡者 泻阴跷 渗利 ( 泄)

辛者 摇动 散

酸者 静留 收

咸者 引而致之 润

《针方六集》本是针灸论著，而此段先论药
味，后言针性，一方面说明当时的用药八法理论已

较完备，且了解更为广泛，故以易释难，分类对应

说明不同刺法的作用特性，是较明显地迎合当时占

据优势的用药理论的表现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

社会中 “重药轻针”的现状，暂不论必要与否，
但体现出相似的针刺理论的缺乏; 另一方面也是吴

昆对针药关系认识的反映，其书中常见将针与药的

作用相较而论，如在卷二 “开蒙集”中解释 “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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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冲脉胃心胸，内关阴维会总同”一句，谓 “取
此四穴，针气一行之后，三焦快然，疾去内和。例
之汤液，则泻心、凉膈、大小陷胸、调胃承气诸方
之力也”［9］494 － 495。
可以看出，吴昆提出的药味与刺法的对应并不

严整。药味中升阳、沉阴，皆属药性，而后六法则
明显为对应于五行理论的药味，至于其所主功用，

也是五行之基本属性，故所谓 “自然之理”亦是
此意。首先，对针刺之法的划分，前五法皆是以补
泻调和不同经脉而产生不同效用，至后三法却变为

不同刺法的功用; 其次， “汗”应于 “太阳、阳
明”，“下”应于“阳明、太阴”，“和”应于 “少
阳、厥阴”，可以说是将六经辨证直接套用于针刺
经脉的说理工具。至于补阴维主涌逆、泻阴跷主渗
泄，《标幽赋》有 “阴跷、阴维、任、冲、带，去
心腹胁肋在里之疑 ( 凝) ”之说，而吴昆非常推崇
八脉交会穴， “阴跷谓照海，阴维谓内关”［9］491，
补阴维、泻阴跷的作用是由照海、内关二穴角度而
言，“内关二穴，主心腹一切痛苦，……诸病宜吐
不得吐者取此穴。内关为八法之一，以其合阴维而
会冲脉于心胸也”［9］539，所以说 “补阴维主涌逆”;
“照海二穴，主嗌干悲恐，目如见星，呕吐腹痛，
久疟，……照海为八法之一，以其合阴跷，会任脉
于喉咙也”［9］544，所以说 “泻阴跷主渗泄”。 “摇
动”主“散”与“静留”主 “收”出于 《灵枢·
官能》中“泻员补方”之说，言 “泻必用员，切
而转之，其气乃行，疾而徐出，邪气乃出，伸而迎

之，遥大其穴，气出乃疾。补必用方，外引其皮，
令当其门，左引其枢，右推其肤，微旋而徐推之，

必端以正，安以静，坚心无解，欲微以留，气下而

疾出之，推其皮，盖其外门，真气乃存”。在此将
泻法对应于 “散”，补法对应于 “收”。最后的
“引而致之”，单纯从语义上看，即是通过针刺使
效用达所需之处，应于所谓“润”法。
综上可见，多数针刺应与八法的理论有所牵

强，只为赋予刺法某种理论依据，虽贯之以 “自
然之理”，实与 “自然”并无直接关系。且从以
“自然”论针道的思维方式上，吴昆与皇甫谧存在
着本质的不同，皇甫谧所言 “针道自然”，是根据
不同的受术者体质选择顺势之法刺之，其思维方向

是由病至治; 而吴昆的 “针药自然”，更多是从治
法出发，只从治法的自然之性判断其治疗之效，论

述停留在治的层面上，已非 “针道自然”的顺势
思想本义。

3 概念变迁的蕴意

从“针道自然”至“针药自然”，仅仅一字之
变，其中却蕴藏着全然不同的论述目的与思想语

境。续前文之论，从术语角度来看，术语被埋没的
缘由，一方面是其缺少论说余地与实践价值; 另一

方面，则是术语贯穿于当时的惯常思想之中，融入

其语境，无需做特意的陈述说明。就本题而言，
“针道自然”作为一个术语，是由后人所提炼，这
一思想及其蕴含的顺势思维方式已然贯彻于古人的

针灸理论与思维之中。经过对其源流的梳理，明确
了其本义应指顺应受术者的体质特性来施用刺法，

而与之相类的体质观念在 《黄帝内经》的其他论
述中亦有不同方式的表达。通过对这些相关内容的
分析，究其根本，此所“顺”之 “势”，涵盖了人
身与天地之气。至于后世的沿革，反以药理明针
理，一定程度上令人推想当时药性理论的成熟与针

刺经脉理论的式微。这虽是一种揣测，然而可确知
的是其中体现出的古代对用药理论与针刺理论的区

别，以及将二者类比的关联性认识，暗示中医、针
灸理论早期分水岭的形成，可启发当今二者学科建

构与理论结构的反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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